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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死神的魔爪再一次伸向汪泉

我有点慌了，忙拉响安装在床头的电铃。
恰好吴彤主任从门外经过，听到后立即拐进
来，小周医生闻讯后也像阵旋风似的跟在吴
主任身后冲进房来。这时，汪泉呕吐慢慢停下
来。医生问明情况，又仔细地检视过汪泉吐在
盆里的污秽。吴主任认为，这血是肺里出来
的，咳血现象系此前说的真菌侵蚀汪泉肺部
血管破裂所致。
医生前脚刚走，护理员后脚就迈进门来。

她也听说汪泉吐血了。我把汪泉的情况向她
交代一遍，说自己要去北大医院送化验标本，
嘱咐她下午务必要多多留意，有什么事情要
及时告诉医生和护士。同时打电话告诉了环
妹，请她留意一下医院这边的动静。这段时
间，汪泉吃过止血药后，又咳了三次血，但没
有厉害起来。现在，她闭着眼睛，面色如纸，又
像舱里那样气息奄奄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几天来的治疗成果，就此一扫而光。我实在有
点放心不下，生怕不在时出什么意外，可血痰
标本又不能不送，就这样忧心忡忡离开病房。
第二天早晨，我上医院交汪泉真菌涂片

化验报告，曹医生很快浏览了一遍报告单。
“涂片阴性，没找到真菌。”我问：“曹医生，血
痰里没有找到真菌，是否可以认为，汪泉肺部
不是真菌感染？”“没找到并不等于就没有真
菌。”她说，“真菌感染的治疗难度就在这里。从
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想弄清楚患者体内真菌
感染的菌属，然后根据病原菌的类型，选用最
合适的抗菌疗法对症治疗；但另一方面，真菌
检测的手段目前尚待提高，体液标本检测和培
养的阳性几率不高，只好两周以后等培养液出
来再看看。不过，从汪泉目前情况看，她肺里感
染暂时还没有危及主血管，但是感染面积这么
大，从痰里的含血量看，有些部位可能已经化
脓，需要排泄出来。如果是这样，咳血未见得是
件坏事。但如果仍在发展，演化成大咳血，就讨
厌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很难抢救得过来。另
外，刚才检查时，听去右肺好像已经出现积液；

颅内的感染也尚未得到控制仍
在蔓延。”

为了诊断准确，决定给再
一次对汪泉颅腔和肺部做 !"

检查。两天后，情况恶化，死神的
魔爪再一次伸向汪泉。汪泉这次

病危，与上次相距仅十天。在治疗对策上，也不
像第一次只要几位捐献者的粒细胞，而是需要
多种昂贵的进口药，以及随之而来的像我这样
普通工薪家庭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的医药费
用，一下子把我推到了命运的风口浪尖！

!"检查第二天便出来结果。吴主任和曹
医生叫我上办公室商量汪泉接下来的治疗方
案。我进去时，她们正在灯箱前检视研究汪泉
的 !"片。吴主任见我进来，脸色沉重地指着
片子对我说：“从汪泉目前情况看，危险主要
有二。”吴主任解释说：“一是颅内压力过大，
大脑随时有可能突然下坠，压迫生命区，造成
心脏骤然停止跳动而死亡；二是肺部主血管
没准哪天破裂，大量吐血，休克致死。像汪泉
这样化疗未缓解进行移植，目前我们国内成
功几率还不到 #$%。那么如果不移植呢，癌细
胞长起来很快，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吴主任，曹医生，请你们明确告诉我，到

目前为止，汪泉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任何救的
希望了？”“只要还存在一线救的希望，哪怕
只有万分之一，没经过最后努力，我不放弃！
要不然我会后悔，会谴责自己，到那时，汪泉
已经不在了，我连表示悔恨的对象也找不到
了……”我自己也不曾想到，经过刚才瞬间的
心灵煎熬，这时反倒变得异常清醒，意识到病
人的生与死，有时固然在医生的一念之间，但
这“一念”，是医生的，同时也有病人自己及其
家属的因素，需要医患双方互相激励，形成合
力，才能建立起起死回生的信念。
“我很感激，谢谢吴主任和曹大夫的好心

和善意。但我的态度，上次已对曹医生讲过。
我恳求吴主任曹大夫救救汪泉，你们已经救
过她一回，二十天前好不容易把她从死亡边
缘拉了回来。用曹大夫的话说，这是个奇迹。
我女儿现在这条命，是你们给予她的。我恳请
你们，再发扬一回救死扶伤精神，保住你们这
个来之不易的成果，给汪泉第二次生命！至于
用药，该什么时候调整，你们决定好了，我想
办法去筹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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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安叔在跟谁打电话呢

波亚回答：“我的好朋友扣子。”安叔摇了
摇头：“这个电话可不能用哦，要算长途的，话
费太贵了！”波亚嘟囔道：“那就算了。”安叔好
像不放心，又强调了一下：“你可别用这个电
话哦！”波亚翕了翕嘴唇，心里说：“好啰唆哦，
不打就不打好了。”
安叔又催波亚去洗漱，波亚不耐烦，让安

叔先去洗，可安叔支支吾吾地说要先躺一会。
“你别不洗就睡哦，那会发臭的，臭
臭的人不许去我的星星湾！”波亚
对安叔说。“我看你才想偷懒呢，臭
小孩！”安叔从床上坐起来，伸出手
去撵波亚。波亚只好爬起身，磨磨
蹭蹭地去盥洗室。
真的好轻松啊！波亚慢慢腾腾

地刷牙、洗脸，嘴里还哼起了小曲。
平日里，他哪里有这样的悠闲，刷
牙、洗脸都是急匆匆的，妈妈说他
这是学小猫，什么都是抓一下了
事。波亚忽然想，安叔在干什么呢？
这样想着，他就轻手轻脚地从盥洗
室里出来，贴着墙壁偷偷地看安
叔。只见安叔坐在床边，手里拿着
那张写有一串数字的小纸片，低着头发呆。
波亚蹑手蹑脚地走到安叔身边，大叫一

声：“安叔，你在想什么啊？”安叔吓了一跳，整
个人往上弹了一下，他用手捂住胸口，一叠声
地说：“吓死人了，吓死人了！”波亚却笑起来：
“安叔，你胆子那么小啊，看你吓成这样！”安
叔躺了下来，说：“我是经不起吓的啊，你这孩
子，不懂事哦！”安叔闭起眼睛，他的脸在日光
灯下显得越加煞白。
波亚这下也怕了，他问安叔：“你要紧吗？

要不要吃点药？”安叔让波亚把包递给他，他
从包里摸出一个药瓶来。波亚赶紧用茶杯去
倒热水。安叔服了药，又躺下了，他对波亚说：
“你把灯关了，上床去睡觉吧。”波亚关了灯，
爬上床去，然后开始脱衣服。他想，要是在家
里，这就倒过来了，平时他是先脱了衣服，然
后爬上床去，最后才关灯的。波亚觉得很新
奇。没过多久，波亚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因为惦着明天一早起来，波亚其实没有

睡踏实。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听到房门似乎
有声响，一下子惊醒了。

波亚努力睁大眼睛，黑暗中，他看到安叔
的床竟是空着的。波亚一跃而起。安叔出去
了？他干什么去了？波亚心里一阵发慌。他打
开灯，跳下床来，冲到盥洗室里查看。安叔的
确不在房间里。波亚拉开门，长长的走道里空
无一人。灯光很昏暗。走道尽头的窗子没关
好，风吹来的时候，木窗会摇摆几下，并发出
“咿呀”的声响。波亚听了，心吊到了嗓子眼
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安叔是不是扔下他独自

走了？波亚决定出门去看看。
波亚慌里慌张地下楼来，当他走

到二楼楼梯口时，听到了从底楼前台
传来的安叔的声音。原来，安叔在打电
话呢。波亚想，明明房间里有电话的，
安叔不在房间里打，却跑到前台来打，
是怕吵醒他，还是不想让他听到呢？波
亚停下脚步，想听听安叔在电话里说
些什么。只听安叔显得很焦躁，一连说
着：“再帮我说说吧！再帮我说说吧！”
安叔在跟谁打电话呢？他好像在求别
人什么事情，而别人似乎没有答应他。
那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波亚正想着，忽
然听到安叔说：“那我明天早上四点半
再打电话，如果说通了，我就坐五点半

的早班车回家！”见安叔快要挂电话了，波亚
赶紧往回走，他不想让安叔发现他在偷听他
打电话。

波亚快快回到房间里，关上门，关上电灯，
然后跳上床，钻进被窝。他竖起耳朵听着门外
的声音，他仔细辨认着，没有听见安叔的脚步
声，听见的还是走道里木窗被风吹着时发出的
“咿呀咿呀”的声响。终于，传来了安叔的脚步
声，但他在门边站了会，却没有进来，一会儿，
脚步移开了。确实，安叔没有急着进门来，刚才
那通电话让他心里乱乱的，他想静一静。于是，
他走到过道尽头的木窗边。他索性把窗开足，
让风吹到他的脸上。好一会，两行眼泪滚落下
来，他没有去擦，只等风儿把它们吹干。
屋子里的波亚很紧张，先前的问题重又

在脑子里闪现了：安叔会去哪里呢？他会不会
丢下自己一个人跑了？如果安叔扔下他，那他
该怎么办？忽然，波亚听见安叔的脚步声又回
来了。安叔蹑手蹑脚地开了门进来。安叔没有
开灯，先是在自己的床边坐了一会，然后他将
头探向波亚，看看他的情况。


